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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去？
当亚足联公布亚冠赛程的时候，国安俱乐

部就已经意识到亚冠赛程与联赛赛程的冲突。
为此，俱乐部方面与中国足协多次沟通，问题都
只有一个：亚冠，去还是不去？

最终，国安还是派出了这支本来寄希望于
在全运会争光的球队去参加了亚冠。国安将预
备队除了伤病之外的全部主力，加上已经上调
一队的部分2000年出生的球员一起，组成了亚
冠代表队。杨璞担任代表队的领队，扬戈维奇为
主教练，考虑到球员太过年轻，与亚冠球队的实
力差距巨大，经过教练组评估，特从一线队抽调
了出生于1997年的门将郭全博。
就这样，国安一行34人的团队，在2021年6月

18日从北京出发，奔赴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
亚冠赛场。
只是，此后发生的事，谁也没有想到……

一丝担忧
国安的对手菲律宾联城其实在亚冠期间与

国安非常“亲密”，两支球队同住温德姆酒店，而
且还住在同一层。更为“亲密”的是，两支球队并
不是分区分队入住，而是混在一起。国安球员的
房间隔壁可能就是联城球员的房间，联城球员
房间的对门可能就是国安球员的房间。用国安
球员的话说，这就是“街坊”。

这让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心里产生了一
丝忧虑。

忧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温德姆酒店除了亚
冠球队之外，还对社会人员开放。因为乌兹别克
斯坦的疫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整体还都
在可防可控的范围。

真正令国安方面忧虑的，是对手菲律宾联
城。国安的联络官看着联城的联络官每天忙里忙
外，才知道因为菲律宾联赛暂停，联城球员已经
放假，队中有很多菲律宾后裔入籍球员，他们分
处世界各地，为了参加亚冠，这些球员要从英国、
德国、西班牙、美国等世界各地来到温德姆酒店
集合，然后入住在国安球员的隔壁或者对门儿。

亚足联亚冠赛区组委会、乌兹别克斯坦足
协、菲律宾联城代表团和温德姆酒店的工作人员
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
怪，但国安代表团从防疫的角度，已经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国安方面多次向温德姆酒店和亚
冠赛区组委会提出过申请调换房间的要求，希望
能够让国安球员和联城球员分队分区入住。
但联城的先遣员于6月18日上午早一步到了

温德姆，他们的球员是陆续从世界各地赶来。而
国安18日傍晚集体入主温德姆酒店的时候，联城
队员还没有来齐，但是已经有先来的人员入住
了。如果要同意国安方面申请的话，就要让他们
都搬出去重新调换房间。亚冠赛区组委会和温
德姆酒店一没有防疫意识，二嫌麻烦，三不想打
扰联城队，因此也就没有同意国安的请求。

无奈之下，国安代表团只能向球员强调，全
队要统一且严格地按照酒店提供的就餐时间和
亚冠方面安排的训练时间来执行，减少与联城
球员碰面的次数，并且让球员随时佩戴口罩，及
时洗手以及消杀。

出国以后，国安球员们才发现，中国人的团
队意识明显强于对手。每次吃饭，国安球员都是

统一时间统一着装到饭厅，按照安排好的座位
落座，吃完饭就一起离开去往训练场。

但菲律宾联城的球员，总是三五成群的，或
早来，或晚走。有时候国安全队到饭厅，联城球
员吃完还没走，还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着。有
时候国安全队还没吃完，联城球员就来到饭厅
抄起盘子就往里面夹东西然后大快朵颐。

忧虑一直困扰着国安代表团，不过，好在前
面四场比赛踢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亚足联
对各支球队进行的例行核酸检测，也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
但第四场比赛踢完后，有几个国安小球员发

现，他们的两个房间的“街坊”大门紧闭，也没有
人员进出。几个联城球员路过这个房间的时候，
还指指点点、若无其事地说着什么，国安球员仔
细一听，对方在谈论“COVID-19阳性”的问题。

踢不踢？
“坏了！”几个听到谈话的国安小球员马上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璞，国安代表团马上与亚
冠赛区组委会以及温德姆酒店联系，要求核实
信息的真伪。但亚足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
明确的答案。
马上就是跟联城的比赛，“踢还是不踢？”这

个问号一直都在代表团的脑海里盘转。在亚足
联赛区组委会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情况
下，国安代表团首先想到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于
是严正提出要求单独使用一个就餐环境，绝对
不能与联城队共用一个饭厅。

这个要求得到了酒店的同意，从那一天起，
温德姆酒店为国安球员提供了一个会议室作为
就餐室。

国安代表团还派出了几名工作人员去联城
方面探听情况，但联城的联络官此时已经不愿
意多说，到底联城感染新冠病毒的是谁，几个
人，都住哪个房间，一问三不知。

同联城队比赛当天，亚足联方面仍然没有
明确的信息，但他们也作出了调整，决定在比赛
当天早上，增加一次核酸检测，下午出结果，然
后让核酸检测呈阳性及密接人员留在酒店，其
他人员参加比赛。

这种情况下，似乎国安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再
拒绝参赛。前往体育场打前站的国安先遣员发现，
联城来到体育场的先遣员只有两人，而后联城全
队的大巴抵达时，从车上一共就下来20多人，这就
说明还有少一半的联城人员没有来到体育场。

而留在酒店那边的国安工作人员也密切注
视着联城，联城队在出发前，亚足联的工作人员
进入了联城的大巴车厢，一直磨叽了半个多小
时才发车，发车前，有多名联城队的球员和工作
人员被亚足联官员带下车。

比赛前一小时，杨璞和扬戈维奇拿到了双
方的报名名单，联城队一共只报名了15人，首发
11人，替补4人，其中4个替补里有两个写的是
“GK”（守门员）。

“对方的人少了这么多？”国安方面已经意
识到，联城队肯定是在赛前核酸检测中出了问
题，有大量的阳性和密接被排查出来。但比赛马
上就要开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同联城比赛之前，国安代表团已经将情
况汇报到国内。国安俱乐部在视频会上向工作
人员传达了总经理李明对于这场比赛的态度。
那场比赛，主教练扬戈维奇一反常态，没有像

之前比赛一样，在中场休息时就换上2到3名生力
军，而是直到第60分钟左右才完成了第一个换人。

国安面前的菲律宾联城，实力本身就不算
强，况且因为新冠肺炎阳性的影响，心态波动很
大，阵容也严重不整，很快江文豪和冷季轩的进
球就让国安2比0领先，此时比赛刚刚过去5分
钟。联城队整个蒙了，他们也知道对手是来自中
国的一群20岁的青年军，联城队长施洛克开始
在场上对队友骂骂咧咧，这个菲律宾冠军队已
经到了崩盘的边缘。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2比3，国安输了，中超球
队唯一可能获得3分的比赛，就这样没有了。联
城队只有两名能够替补上场的球员（除了两个
替补门将），他们决定了比赛。

赛后，国安小球员都感觉非常遗憾，球员们
普遍感觉，这是一场应该赢的比赛，但比赛踢
完，感觉自己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4比0的比
赛，被踢成了2比3，窝囊。”有球员愤愤不平。

最后一场比赛，国安以0比4输给了实力强
大的川崎前锋，在当天的例行核酸检测时，国安
代表团担心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大家心里
稍微宽慰了一点：看来联城那边没把咱们染上。
但是，12日晚上，一名国安后卫球员开始发

烧，队医给他进行了检查，然后马上将情况汇报
给了杨璞等领导团队，虽然当时还无法进行核
酸检测，但大家心里都觉得，“坏了！”

谣言漫天
工作人员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在北京的国

安俱乐部，同时让与发烧球员同房间的胡嘉祺
搬到其他队友的房间，相当于是把发烧球员
“隔离”了。

按照原定计划，7月13日国安将要启程回国，
回国前要在当地两家机构做核酸及抗体检测。
这次的检测结果出来有点吓人，其中一家机构
检测国安仅有该发热球员一人呈阳性，另一家
机构检测则包括发烧球员在内，还有很多人呈
现阳性。

这名发热球员就成为了此次国安代表团的
“0号”病例。

“0号应该是中招了，但其他人是什么情
况？”当时国安代表团一头雾水，马上去跟检测
机构核对，但也没有弄明白。大家互相议论，觉
得可能是不同机构采取的测试试剂敏感度不
同，或许有的是将环境中的病毒也检测进去了。

此时，国安代表团在亚冠赛区有球员被传
染新冠病毒的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出来，一些
网络水军将问题的源头指向国安代表团防疫不
到位，认为在比赛期间，代表团成员私下与原国
安外援克里梅茨聚餐被感染的。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克里梅茨两度效力国安，孩子也是在北京

出生，他对北京非常有好感，对国安以前的队友
也非常想念，得知国安来塔什干比赛后，第一时
间就联系了代表团，表示愿意尽地主之谊，尤其
是国安代表团中的队医是以前在一线队为克里
梅茨治疗过伤病的，克里梅茨盛情邀请。

国安代表团也考虑到了疫情防控的风险，
所以起初并没有允诺克里梅茨，后来是在塔什
干比赛即将结束前，通过对当地疫情状况的观
察和判断，才同意由几个与克里梅茨关系不错
的工作人员参加聚会，聚会的地点选择在当地
一个中餐馆的包间里，考虑的就是中餐馆对防

疫的意识比较高，而且包间环境密封，没有外人
随便进入。而克里梅茨因为当时刚刚做完手术，
正在养伤，也很少与外界接触。整体来看，这次
聚会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国安的疫情感染跟此
次聚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参与聚会的人员中，除
了两名队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感染，两名队医
显然是在与国安球员接触的时候感染的。

尽管已经有球员中招，但国安代表团在7月
14日还是例行地向大使馆申请绿码，当时想的
是，“能走一个是一个”。

两岸相望
使馆那边也很明确，毕竟国安代表团是一

个整体，虽然目前两个检测机构都重合阳性的
只有徐东东一人，但毕竟还有多人也有阳性记
录，而且作为集体密接，7月15日这趟航班肯定是
一个都走不了。

但没想到，正是7月15日这趟航班上，发现了
多名乘客核酸呈阳性，这趟航班熔断四周。国安
代表团只能在塔什干踏踏实实地待上四周再说。

此时，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跟国内的
国安俱乐部汇报了情况后，得到了许可，将所有
球员分开居住，每人一间房，防止有病例交叉感
染。同时，又在7月15日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根
据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呈阳性的、可能呈阳
性的及其密接的球员与各项指标都正常的球员
完全分开，前者留在温德姆酒店，后者入住旁边
的乐天酒店。

留在温德姆的球员里，“0号”病例和一名队
友的症状最为严重，两个人连续几天发烧，两人
的父母在国内也很着急，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马
上联系了当地的医生上门为两人诊治，后来还
送去了医院，得到医治后，两人的病情很快得到
了控制，没几天就出院了。

两个人的出院也算是对国安代表团成员们
一个小小的鼓舞，一方面是对他们身体的担心
消失了，另一方面，国安小球员们也意识到，新
冠病毒并不那么可怕，完全是可以治疗的，也是
可以康复的。而且从包括武磊在内的多名被感
染新冠肺炎的球员来看，新冠病毒也不会影响
他们的运动生涯。

虽然徐东东和周文烽有发烧的症状，但在
医学上都属于轻症范畴。国安球员里还有症状
更轻甚至都没有症状的。

后来几天，国安代表团连续约了多次核酸
检测和抗体检测，将郭全博、陈彦朴、段德智和
一名工作人员也从温德姆酒店里的“危险人群”
中筛出来，让这四个“安全”的人转移到了乐天
酒店。这样，温德姆酒店这边一共留下15人，其中
包括两名勇敢的自始至终指标正常的工作人
员，他们专门负责为另外13人进行服务和接洽，
并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温德姆酒店和乐天酒店就好像是两个小
岛，各自享受着孤独。
温德姆酒店这边13人，严格执行隔离政策，

换洗的衣服都放在房间门口，宾馆的饭菜由工
作人员送到门口，每次领饭的时候，双方会交流
一下状态情况。

乐天酒店的人盼着8月19日航班的恢复，而
温德姆酒店的人则盼着自己的检测指标能够尽
快降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早一点回家。

（下转A7版）

11月22日，当飞机起落架发出“哐当”的颠簸声的时候，机舱里的九名

北京国安俱乐部滞留塔什干人员的心里终于踏实了，他们涌动的心潮将

眼眶一遍遍打湿。 “回家了！ ”这句话在心里憋了157天，终于可以说出来。

从6月18日出征，到11月22日返回，这157天里，代表北京国安征战亚

冠联赛的球员和工作人员，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

国安亚冠代表团滞留海外157天

塔什干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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